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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哈图的浮想
熊召政

    有土地即有风景，无论是戈壁、沙
漠，还是森林、河流，只要你深入进
去，都会有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美需
要发现，更需要发掘。凡眼睛所能见
到，还须用心体验。所以说，有的风
景，欣赏它需要眼力；有的风景，欣赏
它则需要想象力，像眼
前这一片石阵。

石阵在克什克腾旗
热水镇西南五十八公里
处的北大山上，沿着山
脊呈现的一丛又一丛巨石，类似于欧洲
中世纪的城堡，又似一尊又一尊石雕，
每一种几何图形，无不藏着天地间的秘
语。

如果没有诗人的浪漫，或者哲人的
睿智，面对这个石阵，你只需要五分钟
就可以离开了。因为这群沉默的石头，
并不能让你的感官长久地激动。但是，
当我来到这里，却立即产生了匪夷所思
的冲动，这并非我有着浪漫与睿智的秉
赋，而是因为自然的不可理喻让我想入
非非了。

海拔一千七百米的北大山，是大兴
安岭无数山脊中的一条，它有着
最美的峻耸的曲线。在曲线上毫
无规律矗立着的巨石们，我不知
道它们产生于哪个年代，是二叠
纪、三叠纪抑或侏罗纪？镁质的
灰岩、红色的砂岩，在诉说两三亿年前
的地质故事。它曾经是恐龙的家园吗？
这家园已风化得如此厉害，长着两米长
牙齿的猛犸象是否在它的锯齿样的岩壁
上蹭过痒？它是骤然降落的流星雨，还
是火山爆发时的熔岩群？它们是一种生
命的中止还是另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
这些远古的孑遗们，它们是在长眠呢还
是在短暂地假寐？在人类无法参与的地
质时间中，非灵与肉的生命打一个瞌
睡，恐怕也得千年、万年……

在最初进入石阵的那一刻，我知道
自己产生了那么一点儿恍惚。那一刻，
我似乎闻到了神的呼吸。相信超自然力
量的我，认为这些巨石被赋予了神性，
每一丛或每一块石头，都是每一种生活

方式或每一篇寓言的启示。它们如饿虎
扑羊、如鲸鱼戏水、如情人厮守、如仙
人入定；如八仙图中的逍遥客、如金字
塔中的木乃伊、如大洪水中的诺亚方
舟、如天鹅湖中的森林秘境……
伴随这些石质的精灵，是八月高原

上的鲜花与绿草。北大
山在贡格尔草原的高
处，白桦林与草地共
生，一面又一面山坡像
是一幅又一幅巨大的扇

面，在这扇面上不仅住着汉时的边堡与
唐时的烟霞，更住着宋时的风雨与元时
的牛羊。历史的蒙太奇在这里变幻着、
演绎着，从辽阔中展现着它的苍茫。而
在当下，在这山脊上的城堡里，它的居
民是清风、是骤雨、是月亮与星辰、是
蝴蝶与苍鹰、是牧民唱给草原的歌曲、
是杀戮之外的马群与驼队。
当然，簇拥着每一丛巨石的还是那

些缤纷的花草，犹如少女簇拥着老人，
阳春簇拥着严冬。徜徉在石丛中，我看
到旱柳砌起风的苍绿，每一片叶子都是
喃喃的私语，风过去，柳叶背上的灰，

衬着串串鲜红的柳兰花，一朵花
犹如一个染红的指甲；紫色的沙
参像是一只只永远摇不响的铜
铃，它羞答答的，仿佛在为自己
的失声而忏悔；躲在石隙的蚊子

草也开花呢，金黄的茎上开着银白的
花，美丽擎着美丽；地榆花开过了，只
剩下红色的球蕾，藏着怀春的秘密……
一个场景又一个场景，犹如丹青妙

手的一个又一个折页，令我徘徊复徘
徊，惊叹复惊叹。
听说，这片石头组成的景区最早被

称作石林，因与云南石林重名而更名为
石阵，我仍觉得这名字无法传神。后询
问当地土著，告知蒙古族牧人称这里为
“阿斯哈图”，意为险峻的岩石。我觉得
这名字更接近自然的本意。在蒙古语
中，克什克腾意为亲兵或卫队，窃以
为，这一片险峻的石头应该是大自然的
卫队，它永远坚守着这一片魅力四射的
苍天厚土。2020年 8? 25?七夕之夜

我走给你看 周珂银

    去年初夏的一天，住
在远郊养老院的母亲，上
午就搭乘班车赶来市区，
参加一场退休教师的午餐
聚会。父母所住的养老院
实质上是一个居家养老社
区，而母亲搭乘的班车，
也是社区为老人出入市区
方便提供的交通。

上午 10 点刚过，父
亲就打来了电话，告知我
母亲参加聚餐一事，并关
照我，待聚会结束后，须
将母亲送到班车上，生怕
她半途迷路。我知道老母
亲又在玩“小计谋”了，
她八十出头的年纪了，每
次退管会活动都不肯落
下，被我知道，都要劝

她，年纪大了，尽量减少
外出，还是歇歇吧。一来
担心她的安全，再则也想
让自己省心。母亲知道我
的心思，便经常搞先斩后
奏的把戏，先出门，而后
再设法让我知道。这种倒
逼法，常常弄得我心急慌
忙，哭笑不得。这不，又
故伎重演了。
接到父亲的指令，我

即刻放下手上的事情，打
母亲的手机。铃响，不
接。这是母亲的习惯，她
用手机向来任性，只有她
需要的时候才派用场，否
则，基本就是失联状态。
不管啦，索性早早地赶到
他们聚餐的酒家“守株待
兔”。选了一个母亲在我
视线内的位置坐等，不打
扰她，因为她正与几个老
同事谈得热络，他们都是
白发苍苍的老教师，见面

一次不容易。直至曲终人
散，我尾随母亲走出酒
家，出其不意出现在她面
前。母亲似乎有所察觉，
却佯装吃惊，说，你怎么
会来，我是不想麻烦你
的。然说归说，却偷着
乐，得意的神情溢于言
表。回养老院的班车要下
午 3点启程，时间尚早，
我挽着母亲走进了一家咖
啡馆。闲聊一会儿，母亲
就坐不住了，说，还是早
些走，只有坐上班车才安
心。我自然要送她，母亲
说没必要，她自己认得
路。见我态度坚决，母亲
忽然像孩子似的歪着头，
眨巴着眼睛说，那可以，
你不许做声，就跟在我后
面，我走给你看。
于是，我跟着母亲进

了地铁 4号线，看得出，
母亲有些许紧张，每到一
站都仔细看站名，生怕过
了站。做了几十年老师的
她，今天却像一个考试的
学生，显得格外认真。到
了中山公园站，我跟着她
下车，地铁口就听母亲边
走边自言自语：应该向左
拐，过一条横马路，哦，
对面有一个大广告牌，再

直走……她专注地搜索着
自己脑海里的“导航线
路”，几乎忘了我的存在。
直到望见一处停车区域，
方才松了口气，说，就在这
里了。再紧走数步，果然看
见社区的大巴士就在其
中。母亲上车时，转脸冲我
一笑，神情得意，好像在
说，怎么样，我不糊涂吧。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
陡然让我想起了什么———
哦，那是三十多年前我第
一次上班时的情景。那天
早晨母亲向单位请了假要
陪我去，我说我自己可以
的，但母亲不放心，执意
要送我去新单位。我们母
女俩乘上了公交车，下车
后，我说我认得路的，让
母亲赶紧去上班。母亲却
说，不着急，你走给我
看，我在后面跟着。当时
的我也是这般认真而又紧
张地接受着母亲的“路
考”，直到看见单位的门
头，母亲方才止住了脚
步，向我挥挥手，目送我
跨进了新单位的大门。

光阴不复，亲情轮
回。母亲以“我走给你
看”的老小孩天真，令我
触景生情回眸往事，她似
乎有意无意地提示我，她
想做被呵护的孩子了，我
应该像当年她看着我那样
看着她……

特别旅行
李京南

   “禁闭”关了半年有余，在这新冠
肺炎全球肆虐期间。待到国内旅行开始
复苏，已是七月暑假了。我们几个早已
脚底发痒的摄友，离开火热的上海，去
了凉快的云南行走十几天。虽然这是一
次熟悉而平常的旅行，但
因为疫情，一路上必须戴
着口罩、随身带着健康
码，寻常的旅行显得不寻
常了。

那天我们歇足丽江，去了相距 10

多公里的拉市海湿地公园。公园占地
500?，是大批候鸟的栖息地。可惜我们
到那里不是时候，只见到了拉市海的一
湖平静和清净。旷寂的湖面上没有船只，

唯有微风吹拂、阳
光轻轻闪烁，我们

恍若置身世
外，忘乎所
以。广阔的
湿地，小河纵横，沼泽密布，碧草油油，芦
苇摇曳，各种小花如西番菊、醉蝶花、一

丈红、马鞭草遍地开放，
淡淡飘香。在这游人稀疏
看不到边的湖畔，在这一
派静好的原生态山野，我
们摘下口罩，放慢脚步，

让身心自由解放。
当我把镜头对着起伏的山峦，飘动

的白云；对着草木的青葱，马鞭草的紫
花，恰有一对白衣红裙的母女牵手而
行，点缀了我的画面，平添一份生动，
在这后疫情时期，在这特别的旅行中，
尤感安宁和亲切。

家
住
江
桥

段

炼

    十几年前，我在嘉定区江桥镇买了房子。说起江
桥，从事地方史志研究的我并不陌生。清末，李维清
编纂的小学乡土教材《上海乡土志》把江桥与闵行、
徐家汇、龙华并列，设为第十七课，却又如此写道：
“西乡江桥地方，为上海、嘉定水陆交通要道，市面

虽不甚旺，而环镇村落实视此为中心
点。乃自铁路开行以来，绕越镇东，要
道变为僻径，顿失过客买卖之利，反来
游匪潜匿之虞。”看来，在 19 世纪末
20世纪初，地处上海西郊的江桥并不
是一块适合安居乐业的净土。

唐代，今江桥地区以吴淞江为界，
南部地区隶属华亭县，北部属于昆山
县。北宋时期，于吴淞江中游北岸北新
泾以西置临江乡，取地临江岸之意。为
便于交通往来，在境内吴淞江支流横沥
河上，架起了一座气势雄伟的石桥，江

桥由此得名。原来，古代江桥真的有桥，只不过不在
吴淞江上。吴淞江是太湖泄洪的重要水道，更是流经
上海地区最大的河流。据文献记载，唐宋以前吴淞江
“故道深广，可敌千浦”，最宽处可达 10公里以上。
想要在如此宽阔的江面上建造桥梁，以当时的工程技
术也是不可能的。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昆山东
部分设嘉定县，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划高昌、
长人、新江、北亭、海隅五乡设上海县，嘉定、上海
仍以吴淞江为界。宋元以后，吴淞江日渐淤塞，河道
越来越窄，水患不断。明永乐元年（1403年），户部
尚书夏原吉开挖范家浜，引吴淞江水汇入黄浦，形成
了“淞浦合流，黄浦夺淞”的格局，从此吴淞江成了
黄浦江的支流。而原先的吴淞江故道，乡人称之为
“旧江”，久而久之取谐音定名“虬江”。今江桥大部
分地区属于上限，虬江以北则属于嘉定县。明嘉靖二
十一年（1542年），析上海县和华亭县西部土地置青
浦县。青浦与嘉定、上海三县交界处，就在江桥西首
封浜、黄渡一带。清雍正二年（1724年），析嘉定县
东境设宝山县。据清光绪 《宝山县志》记载，虬江
“南岸本属上海，北岸属嘉定，自槎浦南口东岸起隶
宝山”。今江桥境内槎浦河道系 1958年开挖，并不是
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老槎浦。原下槎浦，源自东栅桥，
流经今曹安路七号桥，蜿蜒向南越过虬江，并入西浜
河。因此，当时嘉定、宝山两县的分界大致就是今轻
纺市场以东卜蜂莲花超市旁边那条不起眼的小河沟。

江桥濒临吴淞江，为水陆交通要冲。明弘治《上海
县志》云：“江桥铺在三十保，宋元间，道接青龙江，故多
夷贾贸易，漕边富家以奇货相雄。”清咸丰年间，小刀会
起义和太平军攻打上海，江桥成为主要
战场，昔日繁华市廛几成焦土。而且，江
桥地处四县交界，原本就是四不管的治
安薄弱区域。为镇压农民起义，并维持地
方秩序，清政府将虹桥、新泾、江桥、诸翟
四乡合并组建“西乡团练局”。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沪宁铁路上海至苏州段建成通车，在真如和南翔
设有车站，江桥彻底失去了交通的优势，最终沦落为
“游匪潜匿”之地。

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江桥还是上海市郊一处僻
静的乡镇。每次去市中心办事，要换乘两三部公交，
总感觉好远好远。

如今，地铁 13号线已成为江桥人出行的主要交
通工具，14号线也即将开通。至于生活设施，样样
齐全，和市中心已没有太大的区别了。而且，江桥已
划入大虹桥区域，将迎来新一轮的开发高潮。这里的
房价已直追市区，甚至还超过了普陀区的一些街镇。
我心中窃喜，迁居江桥，这套房子买值了。

韭菜的田园诗意
要 英

    中国的传统节日，无
论元宵节、清明节还是端
午节、中秋节，都有鲜明
的四季更替色彩。这是因
为，传统中国文化，就是
在农业生产中诞生的，天
然地笼罩在工业社会无法
企及的田园诗意中，而以
春节最为隆重。《诗经·豳
风·七月》叙述的就是一年
又一年周而复始、随着月
令的移动，草木虫鱼在变

换，人们一
切的衣食操
劳在跟进，
画面平凡、
自然、古朴、

和悦。我们由此可以了解
到远古先民的情怀！
在这首诗歌里，我们

居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
景，春节的祭祀除了要摆
放好鲜美的羊羔肉，还要
供上韭菜。其原文是这样
的：“二之日凿冰冲冲，
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
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
霜，十月涤场，朋酒斯
飨，曰杀羔羊。跻彼公

堂，称彼兕觥，万寿无
疆。”不过，考古学家们
大胆推测，用这些美味佳
肴祭祀祖先以及在天之神
当然是名义上的礼仪，它
们最后是进了这些忙着过
节的先民们的肚子里。

韭菜现在来看是一种
非常寻常的蔬菜，但韭菜

的身世可并不简单。除了
作为高端祭祀用品，它还
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主要蔬
菜；历史典籍里很早就有
记载和说明。如《说文解
字》一书，就是东汉时期
许慎编著的一本关于汉字
起源和字形分析的书籍，
在这本著作当中与韭菜相
关的字曾有多次涉及。关
于“韭”字，在《说文韭
部》的解释为：“菜名，
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
意思是说韭菜这种蔬菜，
种植之后就能够长久地收
割、食用。韭菜的“韭”
字属于象形字，字的下部
“一”代表的是土
地，上面的“非”
在小篆的书写下非
常像旺盛生长的韭
菜叶子。
也许有读者会问：古

人为什么要用韭菜进行祭
祀呢？其实这主要和韭菜
的生长特点有关，韭菜有
“剪而复生”的特点。这
样的特点让韭菜看起来有
一种生生不息的感觉，用
其进行祭祀有乞求保佑子
孙代代昌盛的意思；葫芦
也有类似含义。
值得指出的是：韭菜

是货真价实的我国本土蔬
菜。相比白菜和大豆，它
的驯化时间最早。大约在
一万年前，人们就被它特
有的香气吸引，开始有意
识将其改良栽培。《尚书·

夏小正》里就有“正月囿有
韭”的记载。囿，即为土地

私有化制度下的私人菜
园，而《夏小正》记录的
是夏朝前期农耕方面的活
动。也就是说：当时的韭
菜已经广为老百姓所种
植，自然是一般人都能吃
得起的普通蔬菜了。
至于现在一般小饭店

或食堂司空见惯的“韭菜
炒鸡蛋”，在西汉司马迁
的 《史记》 中就有记载
了。同样是在西汉，抗击
匈奴的霍去病部队发明了
饺子；随即韭菜就入馅
了。韭菜入馅的好处在
于，既清除羊肉的膻味，
又增强士兵的免疫能力。

说到韭菜，它
一年四季都有，但
公认冬天的韭菜味
道最为鲜美。如杜
甫的《赠卫八处士》

就有这样的名句：“夜雨剪
春韭，新炊间黄粱。”其述
说的就是在动荡的年代、
故人惊喜重逢，在新春来
临前，用散发着香气的韭
菜和黄粱共度美好的相
会。纵览历代诗人们对于
韭菜所写的诗句，可以看
得出他们是何等自然、热
烈的情感。这其中有宋代
方岳的“韭畦时一摘烟
苗”；有刘子翚的“一畦春
雨足，翠发剪还生。”有元
好问的“韭早春先绿”……
举不胜举，据不完全统计，
流传下来讴歌韭菜的诗词
大概有三百首。而这其中
最著名的，还是杜甫的这
首佳作了。


